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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 堂 娇

且说真真跌到水里，本是存了必死的心，吃了两口水，叫那极冷的湖水一激

就昏过去。 也不晓得过了多久，她从昏迷中醒来，以为到了阴曹地府，挣扎着要

爬起来。 却有一只手按在她的肩头，一个男子的声音温柔的说：“孩子，莫动。 ”

真真听出这是爹爹的声音，痛哭起来，道：“爹爹，难道你也死了么，姐姐若

是晓得，必伤心的。 ”

尚老爷笑起来，道：“爹爹活的好好的，痴儿，你也活着呢。 ”

真真摸摸身上的衣裳，却是有缝的，忙道：“爹爹，这是哪里？ ”

尚老爷喜的脸上两只眼都挤进肉里，声音快活无比，道：“这是好地方，傻孩

子，等会有人送药进来，你扑上去抱紧她，只是哭，晓得了？ ”

真真正要问为什么。门轻轻被推开，一个少年捧着一只木碗进来，碗里装着

大半碗碧绿粘稠的药汁，顿时满室异香，沁人肺腑，真真就觉得身上松快了许

多，她不晓得爹爹方才那话是何意思，若是进来的是个妇人，扑上去抱住人家

还摆了，这样一个少年，如何抱得，仰着头看爹爹。

尚老爷也愣住了，结结巴巴道：“怎么是你，她呢？ ”

少年笑道：“庵主方才把这药熬好，就走了，说还有封信在令爱枕下，尚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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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了就知。 ”

尚老爷抱怨道：“她怎么又走了？每回都这样，每回都这样。”手下却不慢，在

真真枕下摸了一把，果真摸出一张折了几折的素笺，展开来看了一眼，嘟喃道：

“又是这两句话，连句新鲜的都不肯换。 ”

真真卧在床上满面通红，那少年笑嘻嘻看着尚老爷，突然想到了什么，脸霎

时红的跟炉火一样，把药碗搁在床边小几上，逃一般挤出门，又小心把门推上。

真真心中一动，忍着酸痛爬起来推尚老爷道：“爹爹，这是哪里？ 她又是哪

个？ ”

尚老爷避而不答，取了药碗递到女儿面前，只道：“药凉了，你快些儿吃下

去。 ”

真真看看这碗绿糊糊的东西， 微皱眉道：“女儿本是一心求死， 不要吃这

个。 ”

尚老爷长叹道：“傻孩子，为那个姓王的负你，不值得。 ”

真真摇头道：“女儿不是为他负我，原是我自家做错了事，看错了人。 ”突然

伏到枕上哽咽：“我不是淫妇贱人。 ”

尚老爷也觉心酸，抚着女儿的头发，道：“你以死明志，自当证你心志高洁。

只是，为着把你救转费了一个人极大的心力，误了她半生的心血，你……你可

知道？ ”

真真抱着爹爹痛哭，尚老爷又道：“昨日的真真已是死去，已合我儿无一丝

一毫干系。 痴儿，你若是再寻拙志，就舍得我和你母亲、姐姐伤心么。 ”

真真叫爹爹说的甚至是后悔，因头一回听父亲提到娘亲，忙止住哭问：“娘

在哪里？ ”

尚老爷苦笑道：“你把这药吃了， 总有一日爹爹能寻到她， 带你们去找她

的。 ”

真真心里约略明白，这药想必是母亲留下的。她已不记得母亲了，只有胳膊

上一只银镯是表记。 此时晓得这碗药是母亲亲手熬就，忙捧过碗来，闻着那香

气觉得腹内极是饥饿，不知不觉几口就吃尽了。 放下碗极是渴睡，含糊说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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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爹爹我要睡，你莫学娘也走了。 ”就软软的倒在枕上睡去。

尚老爷苦笑道：“与女儿药吃也罢，偏要叫她睡着，这是不想我去寻你呢！ ”

情知女儿必要睡数日的，出来寻纸笔写了几个字，交把那少年道：“京生，你替

我把这个字送到山下码头，交把我家那个姓林的管家。 ”

京生接过，笑道：“大叔，我顺道买几斤鱼沽几斤酒来，晚上请大叔你雪夜赏

梅。 ”取蓑衣斗笠穿上，涉及膝深的积雪下山，果然码头处聚了十来只船，有一

二百人在湖里扑腾，京生不禁摇头：尚二小姐还是不晓得人间疾苦，她使性子

这样轻轻一跳， 叫这许多人陪着吃苦头。 走到近前拉住一个管家模样的人，问

得是尚府家人，就把信交把他，道：“这是贵府尚老爷的信，烦交把你们林大管

家。 ”

这个渔夫妆扮的人随即走到一间铺子里沽酒，那管家愣愣的接过，看着外

头果然有老爷的印封口，忙忙的交到林管家手上。 林管家展开来看了，道：“我

们老爷赶来了，小姐的尸骸在岛的另一头被人寻着了，叫大家都上来罢，这两

日大家辛苦，下水的不论家里还是渔人，每人一两银子作谢。 二小姐后事还要

办，我们先去接大小姐来。 ”

那些闻讯而来的想捞一注大银子的人听说小姐尸骸已是叫人捞起送回松

江，尚家的船就要回转，极是失望，还好有一两银子的赏银，不枉吃这几天的

苦，纷纷领了银子散去。 唯有几个机灵的，都道小姐虽然叫人捞起，身上首饰必

有遗失，若摸得一二件来，也值不少钱，依旧跳进水里去，果真就有三五人运气

极好，摸到簪子、环佩等物，将到集市上换银米。 不久满松江府都传遍：尚家二

小姐去太湖赏梅，不小心跌落水里，红颜命薄淹死了。

素娥听说，叹息一声，暗道：“她虽然是个好人，那样软弱的性子，又不幸投

了女胎，到是死了干净。 ”悄悄在房后抱厦里放了个香炉，要替她烧七天香。

青娥听说嫂嫂失足淹死，痛哭失声，和张公子道：“奴合嫂嫂最是亲近，要见

她一面。 ”

张公子皱眉道：“你哥哥做下的事原不大厚道，咱们做妹妹妹夫的，哪有脸

再去见她。 也罢，这一回由你罢，我先使人去尚家打听，待他们设了灵堂我们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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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儿亲去，只是如今你嫂嫂是那个姓姚的，咱们去若叫人骂了出来，你莫恼。 ”

青娥道：“我心里明白，就是尚家大姐姐打我骂我都使得。 ”

张公子使人去打听，尚老爷带小女儿灵柩来家，不肯开门纳客，只有至交薛

三公子陪着。 尚老爷素来以仁厚闻名，想来不会不让他们进门，张公子大着胆

子送了一份礼去，又说要亲去吊唁，尚家也许了。

张公子带着娘子亲至尚家，尚莺莺接出来道：“青凤妹子，我晓得你们最是

要好，只是我妹妹她在湖水里泡了数日，不忍叫你见她狼狈模样，你至她灵前

烧几张纸也罢。 ”引着她两口儿到绿萝院里，一口金丝楠木棺摆在厅上，里头真

真的尸身果然极粗，脸上盖着白布。 春杏跪在一边烧纸，哭的极是伤心。 张公子

扶青娥走到边上磕头。 又烧了数刀纸，青娥就要替春杏。

尚莺莺冷冷的道：“青凤，你合我妹子的情份是一回事，这样却是把你家的

姚氏嫂嫂放在何地？ ”甩袖道：“为着你哥哥嫂嫂和睦，还是速速请回罢。 ”

青娥并不恼，含泪道：“我晓得的，只叫我再在真真姐姐跟前磕两个头。 ”果

真跪下来又磕了三个头，哭道：“好姐姐，此去再无相见之日，妹子去了。 ”哭得

一塌糊涂，张公子也叹息，扶着娘子家去。

莺莺送她们出门，回来合李青书道：“你那边如何？ ”

李青书苦笑道：“自然都抢着要来，是我说我岳丈悲伤太过，倒不好扰他。倒

是常到我家走的那个梨花庵的老主持来说，他们庵后有一块向阳的好地，四下

里景致极好，离城又不远，献出来与你家做阴宅。 ”

莺莺冷笑道：“他是个明白人，也罢，就是那里罢。闲时去走走耍子也好。”两

口子议定明日盖棺出殡。

且说那王慕菲，在杭州灵隐寺苦候数日，大年下又无店铺做生意，只得在寺

里吃四个钱一碗的香菇浇头的素面， 吃的他叫苦连天。 正在那里抱怨之际，突

然晴天霹雳，人人都传说尚家二小姐在太湖里游玩失足淹死了。 王慕菲哪里肯

信，偏杭州城里车马行都歇了生意，好不容易搭了一只船赶回松江。 真真早已

葬到梨花庵几日了。 王慕菲寻至梨花庵后，哪里是他的真真？ 一座孤坟而已。

芳魂缈缈，空留一地纸钱。 王慕菲走近了瞧，却是一块半人高的精致石碑，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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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着“爱女尚映真”五个大字，并无上下款。

王慕菲抚着碑百感交集，身上积了厚厚一层雪也不知，一个老僧走过来道：

“施主，老纳看你甚有慧根，不如舍了这三千烦恼丝去参悟菩提。 ”

王慕菲突然道：“这是骗人的，他尚家惯会骗人，真真一定还活着。 ”用力推

开老僧，跌跌撞撞走到尚家门口拍门，喊道：“真真，你出来见我，原是我的不

是。 ”

尚家出来一个老叟，好心指点他道：“我们老爷伤心不肯住这旧宅，已是打

算将此处卖掉， 他老人家带着大小姐搬到府衙对门的乌衣巷去了， 你到那里

去。 ”王慕菲哪里肯信，老人家引着他到绿萝松萝各院里转了一圈，果然家俱都

搬的干净，除这个守门的，并无第二个尚家人。

他听老人家说尚老爷带着大小姐搬走，料定必是真真，谢过老叟奔到乌衣

巷打听，人指着巷口那间黑漆大门道：“就是那里。 ”

王慕菲上前拍门，老鲍开门出来，看见是王慕菲，冷笑道：“王举人到这里来

做什么！ ”

王慕菲道：“你们尚家人最爱哄人，把真真还给我。 ”

老鲍撸袖子道：“小伙子们，都给我站出来。”从门房里走出八个高大威猛的

家丁，在大门左右排成两排。

老鲍冷笑道：“我家小姐夭折，老爷极是伤心。王举人这样闹法，若是我家老

爷再有个哪里不好，休管我们不认得你是举人老爷。 ”

王慕菲极是悲愤，指着老鲍哆哆嗦嗦道：“小人。 ”

这里原是闹市，正对着府衙的所在，人来人往如潮水般，刹那间就围上许多

人来看，有人认得那是王举人，轻声嘲道：“可叹尚小姐这样一个佳人死了。 这

是弃掉发妻娶赛嫦娥的那个傻举人呀，人家尚老爷宽厚，从前没有告他拐走尚

小姐，他还真把自家当女婿了？ ”

另一个人拍他道：“他王举人的姐姐极是有名头的， 一连嫁了两个财主，揽

了一注大财到庄上去了。 他家那样家风， 自然晓得弃掉尚家去娶暴富的姚小

姐，都传说姚小姐的嫁妆有几十万金银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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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两个这般胡说，左右的人听了就要议论，不过片刻功夫，众人都哄笑起

来，“有眼无珠的傻举人”之声不绝于耳，那老鲍听见，一脸感激四下里做揖谢

道：“各位少说两句罢，王举人已是另娶，合我们尚家不相干，这般说，置姚小姐

于何地？ ”再三的恳请众人散了，也不掩门，只把八个家丁留在门外边。 那八个

人并排站在门口把大门挡住，都拿眼瞪着王慕菲，好像他是贼一样。

王慕菲站了一好大会，无人理他，他又不敢上前，灰溜溜到莫家巷去，正看

见姚滴珠在门口下车，看见他失魂落魄的样子，晓得他的心思，微微一笑走过

来拉着他的手道：“阿菲哥哥，真真姐姐已是去了，你想开些。 ”

王慕菲这十来天都无人理会，终于遇到知己，握着滴珠的手道：“他尚家最

喜欢哄人，从前骗庄子，这一回想必也是骗人的。 ”

姚滴珠心里极恼，面上强笑道：“阿菲哥哥，真真姐姐是真的去了。奴在杭州

都听说了，四五百人在太湖里捞了二三日，还是一个打渔的撒网捞出来的。 ”

王慕菲不觉得，手下用力握紧滴珠的手腕，哭泣道：“真是？ ”

滴珠咬牙忍受，点头道：“真是，还有人捞了姐姐的钗环售卖，我听说尚家花

了数百两赎回，光是替她妆裹，就值几万金呢。 ”

王慕菲跺足痛哭道：“我的真真啊，你怎么想不开啊。 ”

姚滴珠抽出来手，腕上一片乌青，再看王慕菲痛失爱妻的模样，心里一缸香

醋前空翻十八圈，泼的满街都是，忍不住又使出家传的精妙掌法来，噼啪两声

音，抽了王慕菲两个响亮的耳光，冷笑道：“王慕菲，不要给你脸不要脸，你要想

和那淹死鬼做夫妻也罢，写了休书与我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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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慕菲怒的脖子比脸还要红，退手几步手指着滴珠，骂道：“恶妇，恶妇！”掩

面踉跄而去。

姚滴珠平常在家使那铁砂掌原是合吃饭吃茶一般平常，跟前近侍的小桃红

几个，哪一个不是时时领她大教的。 方才原是醋急攻心，待四下里围观的人哄

笑声一浪超过一浪，姚滴珠才醒悟过来，方才若是多忍一会，有这许多人做见

证，她不妒的美名必定就传开。 她的阿菲哥哥最是要面子，闺房里打几下耍子

罢了，当街甩了两下如何使得？

只是俯身去陪小心道不是却不是她姚滴珠能做的事， 横竖爹爹就要来家，

他做女婿的自然要来， 到时拉着他吃几杯酒同睡， 人家都说夫妻没有隔夜仇，

想必就好了。 姚滴珠这样想，心里就定定的，若无其事扶着小桃红家去。

话说王慕菲一路疾奔到家，径到老太爷屋里，指着自家的肿的高高的脸抱

怨道：“爹，这是你给儿子娶的好媳妇，当街甩了我两巴掌。 ”

老夫人惊的两颗眼珠都凸出来，跳起来大骂：“我的儿我都舍不得打，小贱

人，贼淫妇，快使绳索捆来家好好抽几天。 ”

老太爷的眉头也紧紧锁起，问他：“为何事打你？ ”

第二章 娘子大人生气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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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慕菲道：“为着真真死了，我在她跟前伤心。 ”

老太爷惊道：“尚小贱人死了？ 前几日我听说尚家小姐死了，还当是李家那

个。 她死了倒好，你正好合滴珠好好过日子。 ”

王慕菲跺脚，怒指着自家发面糕一样的脸道：“爹，这个叫过好日子？那我合

真真那几年，叫神仙日子！ ”

老太爷慢慢拈须，笑道：“傻孩子，他姚家只得滴珠一个姑娘，又是你明媒正

娶来的，他姚家将来都是我王家的。 比不得尚家还有大贱人，凡事都压你一头。

我岂不知李家认得几个官， 若是合他们交好你脸上也有光彩。 只是宁为鸡头，

勿为牛后的道理你要明白。 ”

王慕菲自家也省得，他合李青书单在一处还罢了。若是再有别人在旁，人都

是围着李青书转，到他跟前不过面子情罢了。 两个连襟都是举人，偏有厚薄，他

心里也不平。

尚莺莺更不必说，事事都要强压人一头，她李家妇凭什么管王家事！ 想到

此，越发愤怒：从前他合真真两个过日极是美满，自那尚莺莺来了，哄着真真这

样那样，还出主意叫真真写休书与他，叫他被人笑话被女人休了，用心何其恶

毒。 爹爹年纪大些看的明白，果然说的有理，宁为鸡头，勿为牛后！ 王举人由不

得连连点头。

王老太爷看儿子被他说动，又道：“再者说，你就是补了婚书把那小贱人，传

出去还是不好听，须知你是要做官的，让一个私奔的淫妇做正室，好听否？ 纳她

为妾倒是无妨，谁家不娶一两个妾？ ”

王慕菲咬牙道：“都是尚莺莺不好，哄着我的真真闹什么自请下堂。 真真哪

里舍得弃我， 必是他们逼真真要嫁把那个什么常五公子， 逼的她无法才去跳

湖！ ”

老太爷叹息道：“娶媳妇还是滴珠这样的人家好，你暂且让着她些。 姚亲家

是做生意的，必不肯在家久住，等他再出海去了，咱们把滴珠捆了来，好好关几

日，要打要骂都使得。 ”

王慕菲也觉得多少要给没见过面的岳父几分面子，按下恼怒，捧着脸回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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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叫个媳妇子烧了两盆火，睡在床上，闭上眼都是真真，翻来覆去哪里睡得

着。

正在朦胧间，听见有人轻扣房门。 王慕菲惊醒，以为是使女送茶水来，哼了

一声又翻过声去接着睡。 悉悉索索的声音伴着一阵香气移到床边，一双有些粗

糙的手轻轻抚过他的脸。 王慕菲因这香气是滴珠常用的，就当是她来家。 他心

里正是委屈万分，必要等滴珠百般讨好才使得。 索性妆睡。

几滴温温的泪水滴到他的脸上，微有凉意，王慕菲觉得脸上痒痒的，忍不住

睁开眼，眼前现出小桃红含情脉脉的脸来。

王慕菲待要坐起，她早伸手到腋下去，轻轻扶起姑爷，眼眶里含着一泡泪，

道：“姑爷，婢子去打盆水来与你洗脸上药。 ”

王慕菲赌博气道：“你来做什么！ ”

小桃红滴出两滴泪来，娇声道：“婢子是偷偷来的，小姐在家极是后悔呢，只

是我们老爷就要来家，脱不得身。 ”

从门外拎来一罐洗脸水倒铜盆里，又取围单围在王慕菲脖子上，把手巾搭

在盆沿上，举着盆捧到王慕菲跟前。

王慕菲取水拍了拍脸，痛的紧，赶紧把手巾挤干贴在脸上。 小桃红殷勤服

侍，从怀里掏出上回那盒药，替王慕菲细细敷上，一边软语道：“姑爷，我家小姐

就是脾气冲些……”

王慕菲一边吸气一边道：“她若得你一半温柔就好了。 ”

小桃红心里暗喜欢， 想到姑爷合小姐洞房那日的风光， 情不自禁红了脸，

道：“姑爷不是就爱小姐不温柔么？ ”

“不温柔”原是王慕菲合姚滴珠鱼水之欢时戏语，小桃红软软糯糯的说来别

有一番少女娇羞可人的趣味。 王慕菲喜欢她知情识趣，搂着她的腰念白：“已共

她多情小姐共鸾帐，怎舍得叫你铺床叠被？ ”

小桃红轻轻扭起来，哼哼道：“姑爷，院里无人，孤男寡女的不好嘛。 ”

王慕菲大笑起来，拉着小桃红朝后一倒，两个搂抱着在床上打起滚来。滚了

许久，小桃红赤条条爬起来，穿好了衣裳，对王慕菲道：“姑爷，小姐在苏州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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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间别院，原是想同姑爷去看桃花的。 小姐待姑爷极是有心呢。 ”

王慕菲懒洋洋躺在床上，笑道：“她有心怎及得你有心。你早些回去罢，等一

会她找不到你恼了又要打你。 ”

小桃红坐在小姐的妆台前理妆，扭头笑道：“若是因为姑爷你，多挨几下婢

子也心甘情愿。 ”把跌到角落里那盒药拾起，又道：“此药甚是灵验，婢子留与姑

爷自用，只是莫叫我家小姐知晓。 ”

王慕菲笑道：“小可怜儿，你去罢，待我收拾了你家小姐，必好好疼你。 ”

小桃红微微红了脸，扶着墙慢慢出去，回去小心服侍小姐不提。

只说王慕菲在家住了两日，这一回脸上的伤倒好的极快，镜里看不出什么

来，他放心出来闲走。 也不肯到姚家去，买了几陌纸一把香，合些祭菜，唤个管

家挑到梨花庵，谁知才走到庵前，就教十几顶轿子挡住了。

王慕菲听见里头人声鼎沸， 绕道从田里转过去， 一个官差模样的人喝道：

“你是谁？ 走开些。 太爷查案呢。 ”

王慕菲看许多人朝真真坟上涌，情急取了一锭碎银子把那人，那人方让他

过去，随着人流到进头，却见真真的坟上有一个极大的洞，一具上好的金线楠

棺木小半截露在外头。 想必是真真的妆裹丰厚，叫人半夜盗了去。 四下里有人

窃窃私语，有人说：“王拐子今日清早在江边拾到一枝钗，谁知卖到尚大小姐的

当铺去教人认出来是二小姐身上的东西，不然此处这样偏僻，哪个晓得。 ”

另一个道：“可怜那尚二小姐，没有遇到良人也罢了，死了还受这样污辱。 ”

又有人道：“听说那盗墓的甚有良心，只取了金珠，小姐动也没有动呢，所以

尚员外不肯报官，是咱们青天大老爷听说了，自家跑来查看的。 ”

王慕菲听了一会，极是恼尚老爷，给真真厚葬做什么！ 惹得人家提起旧事

来，双说他的不是，极是可恶。 等得一会，太尊合李青书从庵里出来，看着尚家

人把棺推进去，重新使砖砌了。 众人渐渐散去，王慕菲站在那里待上前又不敢

上前。 李青书早已看见，对知府大人说道：“家岳感念贼人善待舍妹，所以出了

个失单，若是还回来就罢了。 还请大人成全。 ”

知府大人笑道：“使得，本官回头就叫人抄了张贴在城门口。”两个手拉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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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坐轿，一行人二三十顶轿子，前头扛牌，后边举伞，极是威风。 王慕菲呆呆

的看了一回，低头家去，惊见一辆极华丽的马车从他家出去。

老太爷满面堆笑站在门口送客，看见儿子来家，后边一个拎食盒的管家，两

个人都是有气无力的样子，问道：“姚家方才使人来寻你呢，你到哪里去了？ ”

王慕菲没好气道：“我去给真真烧纸，谁知真真的墓被盗了。 那李姐夫还说

不要告官。 ”

老太爷听见，先是笑，想到真真头上身上的都是从前从王家偷偷捎回娘家

的物事，怒道：“贱人，盗了首饰回娘家，还叫人家偷了去！ 白便宜那起穷鬼。 ”

王慕菲想到姚滴珠的铁砂掌头痛，道：“我不到姚家去。 她姚滴珠当我是小

厮呢，使个人来叫我就去？ 不去！ ”

老太爷急的跳脚，跟在疾行的儿子后头劝道：“她是不如尚家小贱人会哄你

喜欢，只是你花了这许多银子娶她来家，莫闹的人财两亏。 如今是你家老丈人

回来了，总要妆个样子。 你回房去换两件衣裳，我再去喊顶轿子来，我们一同

去。 ”

王慕菲无可奈何，到房里寻了许久，翻出一件狐狸底荔枝红锦袍，原来这身

袍子他嫌风毛儿出的不好，又嫌颜色晦暗，这件衣裳却是真真换了面子一针一

线改过的。 王慕菲穿到身上，就没有留心合缝处缝着一根细布条，上头有真真

用红丝线绣着两行小字。

王老夫人没有金头面， 只得勉强用块金黄销金缠枝莲的首帕勒了头发，胡

乱插几根金玉簪，穿了大红通袖袍出来， 这一身不伦不类的，休说王慕菲看不

下去，就是王老太爷合老夫人同床共枕几十年，也把头扭过一边，道：“你看家，

后院租把人家住，那许多人出入，要小心些。 ”

老夫人兴冲冲妆扮了要去见亲家，叫老太爷这样一说，虽然心里极不快活

也不敢则声，回房气哄哄除了衣裳坐在银箱跟前，小声骂道：“积这门些银子又

有何用！ 老娘就那么一套见人的金头面，还叫你送把媳妇。 ”正说话间，一个媳

妇子在门外问道：“老夫人，隔壁贾员外问咱们借只火盆。 ”

老夫人掩了门出来，道：“借把他做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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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媳妇子为难道：“已是搬了去，说是他们明日去买了新火盆就送回来的。”

老夫人瞪眼道：“这样眼里没主人家，明日不送回来从你工钱里扣。 ”

再说王慕菲合老太爷出来，打发那雇的轿子走，轿夫讨钱，道：“我们等了大

半个时辰，若是早些说，也赚了钱把银子，只问你要三分，却是便宜呢。 ”

老太爷道：“没有，我们又没有坐你的轿子，凭什么给你钱。 ”两个叽叽呱呱

吵起来，王慕菲不耐烦，捡了一小块碎银把那轿夫，道：“爹爹，咱们速走，莫叫

我泰山等急了。 ”

老太爷想到还有金山在摇摇招手，才狠狠瞪了轿夫一眼道：“今天老太爷我

有事，不然必不放过你们。 ”

那两个轿夫都冷笑道：“不必你老太爷说，下回你求我们， 我们也不做你家

生意。 ”

王慕菲父子两个走到莫家巷，果真见一长排马车排在那里，姚家管家个个

脸上带笑，跟数十个陌生人在那里搬箱子。

老太爷看着一只只流水价搬进姚家的箱子，这些物事过不得几日就要随他

改姓王了，喜欢的没口子笑。

王慕菲拉他道：“走罢。 ”早有管家来接他二人进门，让到后堂小厅里待茶，

少时一个样子合姚滴珠有四五分相像的人出来， 笑眯眯问跟在后边的姚滴珠

道：“这不是原来咱家对门的王秀才？ ”

王慕菲脸上红的跟挨过铁砂掌一般，上前做揖道：“原是小女婿斗胆。 ”

那姚员外摆手道：“不急不急，我问你，你家可还有妻妾？ ”

王慕菲道：“原来曾有一位妾，已是送回娘家去，现在房下只有令爱一位。 ”

姚员外道：“我原替我女儿看中一门亲事，只是她任性先嫁了你，前头那门

亲倒说不得了。 只要你合我女儿相亲相爱，我就不究你两个背着我成亲的事。 ”

姚滴珠红着脸站在一边只是扭衣角。 王慕菲叫姚员外这样一说，倒有些不

好意思起来，正要说话，姚滴珠移到他身边，悄悄伸出脚没轻没重踩了他一下，

道：“老实些。 ”

王慕菲狠狠瞪回她一眼，伸出脚要踩回来。那姚滴珠轻轻一笑，伸出手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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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胳膊，笑道：“爹爹，你合我公公闲话，我带阿菲哥哥到后边换衣裳去，怎么

穿这样大毛的衣裳出来，红通通的丑死了，走，我在苏州替你做了件灰鼠的。 ”

拉着王慕菲到她房里，不由分说就脱他袄子。

王慕菲躲避道：“大毛的穿着暖和，我乐意。 ”

姚滴珠笑横了他一眼，道：“你当我不晓得你常穿的那两件皮袄都送到当铺

拉？ 快换上我做的这个。 ”拎出一件深绿缎袄子来。

王慕菲无法，脱了捂热的狐狸袍，换上冰冰凉的薄皮袄，就一连打了三个大

喷嚏。

姚滴珠拎着那件厚皮袄丢把小桃红，突然看见翻出来的半边衣襟上缀着一

根白布条，忙道：“拿过来我瞧。 ”

小桃红把袍子送回来，姚滴珠拉着那根布条，原来是用红丝线绣的两句话，

她一字一句念道：“愿将妾心换君心，你我永结同心。 ”冷笑两声，大声喊道：“王

慕菲，这是什么东西！ ”

王慕菲吃了一惊，就先拿两个胳膊护脸，听见娘子只在河东咆哮，忙伸头来

看，松了一口气道：“这件袍子原是真真做的。 ”

姚滴珠冷笑两声，道：“你可是被她休了的，还有脸穿她做的衣服，多好呀，

永结同心。 ”

王慕菲结巴道：“一件衣裳有什么打紧。 ”

姚滴珠又气又妒，恼道：“你说不打紧，那我绞了它。”抬手举起一把银剪，抢

过袍子就绞，小桃红早远远避过一边。

王慕菲心痛道：“你不想我穿也罢了，何苦绞了他，转卖出去也值八九十两

银子呢。 ”

姚滴珠咬牙道：“你是我姚湘莲的男人，只能穿我做的衣裳。 ”

王慕菲摸摸身上的薄片子，看着地下又厚又软的狐狸皮，反唇相讥道：“成

亲也有月余，你与我的，只得方才这个破袄子。 我穿自家的旧衣裳也使不得？ ”

姚滴珠冷笑道：“你哪里来的银子， 不都是你家那淹死鬼拿娘家钱贴你的。

我呸，养汉养成她那样还搭上一条命，也是极没出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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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两个在房里这样吵法，老太爷合姚员外在厅里也是话不设机。 王老太爷

只说姚家只有一个女儿，又是商人家，不如自家是举人门第高贵，何况媳妇又

是娶进门的，姚家的绝户财必是他王家的。 所以言语上轻慢了些。 姚员外从前

不过是开个小钱铺的老板， 虽然积得一二万银子， 到底在海上转了二三圈，搂

了也有二十万银子来家，自觉姚家这样有钱，王家应当陪着小心才是，何况王

老太爷言语之间颇有算计他处，两个人越说，各自心头越恼。

突然后边使女来禀说：“小姐合姑爷吵起来了。 ”姚员外忙合王老太爷赶到

卧房，姚滴珠看见爹爹跟公公进来，料想公公是站她这边的，忙扑到爹爹怀里

哭道：“阿菲哥哥穿了别的女人替他做的衣裳，呜呜，还不许我说他。 ”

姚员外皱眉道：“滴珠，这地下是什么？ ”

姚滴珠跺脚道：“皮袄。 ”

姚员外道：“一二百两银的东西， 你说绞就绞了， 可见是爹爹惯坏了你，也

罢，等你母亲带着你两个小兄弟来家，还是叫你母亲管家罢。 ”

姚滴珠吃了一惊，追问道：“我娘死了十年了，哪里还有母亲兄弟！ ”

王老太爷吃惊比媳妇更甚，若是姚员外有儿子，那娶姚滴珠来家做什么！他

皱了皱眉，悄悄移到儿子边小声问道：“哪里来的儿子。 ”

王慕菲看着趾高气扬的姚滴珠那样急法，心里有些快意，合他老子摇头表

示不知。

那姚员外看了他们父子一眼，冷笑道：“我出海时就娶了一个妾，因她这三

年不只服伏我尽心，又替你生了两个小兄弟，所以上个月在刘家巷，你几个世

叔见证，就正经摆酒扶她为正了。 ”

姚滴珠脸色苍白，道：“爹爹，你不是说怕后娘待我不好，所以不会娶妻的

么。 ”

姚员外微笑道：“你都长大了嫁人了，爹爹与你娶个后母回来有何不好？ 难

道叫我姚家被人人前人后说是绝户么，你以前一直抱怨说没得哥哥兄弟，爹爹

替你添了两个小兄弟不好？ ”

姚滴珠强笑道：“自然好，兄弟们呢。 ”

015



· 满 堂 娇

姚员外道：“他们还在路上，我是先回来寻大房子的。上回捎信叫你寻，可寻

着了？ ”

滴珠摇头道：“不曾。 ”

姚员外道：“也罢，我明日亲自去寻。你公公膝下只得你一个媳妇，你跟你相

公家去罢。 做人家媳妇的，哪有镇日在娘家住的？ ”

016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